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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的影响

——基于 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的实证分析

刘 威  李 琳  郑雪丽  袁丽花
（河南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郑州  450001）

摘 要  针对种植结构“非粮化”日益严峻的问题，采用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CRRS）数据，实证检验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

构“非粮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2）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的影响存在异质

性，在老一代（年龄>50 岁）、高收入水平（家庭人均收入≥样本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群体中更加明显；3）农户数字

素养主要通过市场参与、金融支持的中介效应影响种植结构。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建立粮食安全导向的数字

素养提升机制，着力促进重点农户的数字素养提升，优化市场参与和金融支持的数字赋能机制，促进数字技术与粮

食生产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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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planting struct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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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of the “non-grainization” of planting struct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 in 2020， this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planting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non-grainization” of planting structure，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2） The impact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planting structure is heterogeneous， especially in the older 

generation （farmers aged>50） and high-income group （households with per capita income≥the median per 

capita income of sample households）； 3）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mainly affects the planting structure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Establishing a food security-oriented digital literacy promotion mechanism， 

focusing on promot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key farmers， optimize the digit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food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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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

种植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

粮食安全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农户

作为种粮主体之一，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更倾向

于种植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为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各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比如 2020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

产的意见》指出，“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决定耕地用

途，必须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2］。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农户数字素

养逐渐成为影响农业生产决策的重要因素。农户

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够帮助其更好地把握市场

动态、获取先进农业技术与知识，还能促进资源优

化配置，进而对种植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探究农户

数字素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种植结构，不仅有利于

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与可持续性，还关乎农村经济

结构与农户收入水平，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种植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分为 3 个方面：

农户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等［3］；生产经

营特征，包括经营规模、非农就业等［4-5］；外部环境特

征，包括农业保险、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政策环境因

素［6-7］，以及农业劳动力价格、电子商务发展等市场

环境因素［8-9］。此外，部分研究探索了多重因素共同

影响种植结构的组态路径［10-11］。尽管现有研究对种

植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作为农户人

力资本的数字素养却被忽视。已有研究探索了数

字素养对农户增收、生产要素配置、生产技术采

纳［12-14］等的影响，鲜有研究将农户数字素养与种植

结构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进一步地，也有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对种植结

构的影响，认为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提高粮食单产水

平，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15-18］。相反，也有研究持

相反观点，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对粮食产量和播种面

积具有负向影响，加剧种植结构“非粮化”［19］。此

外，还有研究认为数字生产基础设施与种植结构

“趋粮化”呈现 U 形关系［20］。本研究拟采用 2020 年

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CRRS）数据，实证检验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

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促进种植结构“趋

粮化”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户数字素养作为连接农业技术、市场信息与

政策环境的关键纽带，对种植结构调整具有“趋粮

化”与“非粮化”的双向影响。这种影响既通过信息

获取、技术应用等理性决策路径发挥作用，也受限

于自然禀赋、政策环境、市场参与、金融支持等多元

因素的制约，形成复杂的决策图景。

1. 1　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的影响

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

1）赋能粮食生产效率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

了粮食生产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了粮食种

植的经济效益，推动种植结构向“趋粮化”发展。比

如，农户可利用物联网、无人机实时监测粮食作物

生长情况，进行精准施肥、灌溉和植保作业，实现生

产效率与粮食可持续生产之间的协同［21］。2）降低

粮食种植风险。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农户能够借

助互联网、农业大数据平台等渠道，快速且精准地

获取粮食种植所需的各类信息，避免因市场信息不

对称导致的盲目种植。3）强化粮食种植预期。数

字素养较高的农户能够通过政务  APP、农业大数据

平台等渠道，实时获取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粮食安

全战略导向及稳产保供扶持措施，以获得更多的政

策支持［22］。对于政策红利的清晰认知，促使农户扩

大粮食种植面积，尤其在粮食主产区形成“政策驱

动型趋粮化”。

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非粮化”的影响：

1）“信息茧房”催生经济作物偏好。农户决策通常

受“羊群效应”影响，而非完全基于理性。数字平台

的算法推荐机制易使农户陷入“信息茧房”，尤其是

短视频平台频繁推送经济作物的高收益案例，对粮

食作物的稳定收益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改变农

户的种植决策优先级。2）技术应用的成本收益权

衡驱动决策变化。数字技术应用向高附加值的经

济作物倾斜，导致农业技术的“选择性投入”。由于

智慧农业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成本，而经济作物的

单位产值更高，农户更倾向于在高附加值作物上投

入技术，间接削弱了粮食种植意愿［23］。

需要明确的是，除了数字素养，农户在进行种

植决策时，还受到自然禀赋、土地属性、政策支持和

市场环境等现实条件的影响。例如，地形越平坦，

越适合种植粮食作物［23］，而耕地细碎化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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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容易导致“非粮化”种植行为［24］。高标准农田建

设政策能够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7］。此外，农机

服务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种植结构的“趋粮化”程度

越高［25］。

据此，提出假说 1：农户数字素养能够影响种植

结构。

1. 2　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的作用机制

1. 2. 1　市场参与的中介效应

农户数字素养对市场参与的影响。基于信息

经济学理论，高数字素养能增强农户对市场信息的

获取、甄别与利用能力，使其更精准地把握价格波

动、供需趋势等市场信号以优化决策；依据交易成

本理论，数字素养助力农户借助电商平台、数字支

付等工具降低信息搜寻、议价谈判及契约执行成

本，从而降低市场进入门槛；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

数字技术赋能农户拓展线上社交网络，通过直播带

货、社群团购等模式构建新型信任机制与合作关

系，促进产销对接与资源整合，最终推动市场参与

的深度与广度提升。

市场参与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一方

面，市场参与激励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农户通过政

府平台、第三方 App 实时获取土地流转价格、政策

补贴、承租方资质等信息，有助于农户转入土地［22］，

从而扩大经营规模，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另一

方面，提高粮食流通效率。数字素养高的农户能够

积极掌握电商平台运营知识及数字化营销策略，利

用粮食电商对接消费者或加工企业，减少粮食流通

环节［26］。

市场参与对种植结构“非粮化”的影响。非粮

食作物通常具有更高的市场需求弹性和附加值，当

消费升级推动终端市场对特色农产品需求增长时，

价格上升会通过流通渠道传导至生产端，激励农户

扩大非粮作物种植面积。此外，休闲农业、观光农

业等新业态的兴起，多数是市场需求驱动的“非粮

化”创新，农户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市场实现种植结

构升级。

据此，提出假说 2：市场参与在数字素养影响种

植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1. 2. 2　金融支持的中介效应

农户数字素养对金融支持的影响。数字素养

的提升拓宽了农户获得借贷信息的渠道。在传统

金融体系中，由于农村地区征信体系的不健全以及

农业生产本身的高风险性，农户往往面临较高的信

贷门槛。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

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评估农户的信用情况，从

而拓宽其融资渠道。

金融支持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数字

技术提升种粮补贴的精准发放效率，种粮补贴、农

机购置补贴等通过“一卡通”系统直接到户，实质降

低了粮食生产的融资成本。数字素养高的种粮农

户更可能使用数字支付、电商交易等产生“数字足

迹”，帮助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征信评估其信用水

平，提升金融机构的认可度和放贷意愿［27］。

金融支持对种植结构“非粮化”的影响。数字

素养提升使农户更易获取互联网金融产品，经济作

物因生产周期短、市场价值明确的特点，更容易获

得信贷支持。同时，农产品电商平台基于销售数据

提供的订单融资，更倾向于支持标准化程度更高的

经济作物。

据此，提出假说 3：金融支持在数字素养影响种

植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2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2. 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

查（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CRRS）。CRRS
是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乡

村振兴综合调查及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库项目”进行

的全国微观调查数据，课题组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

平、区域位置以及农业发展情况，采用分层抽样、等

距抽样与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在东、中、西、东北

地区的省份中随机抽取样本。结合研究目的，筛选

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村庄特

征等信息，剔除关键指标缺失和异常值后，最终得

到 1 163 个农户样本。

2. 2　变量设置

2. 2.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种植结构，借鉴已有研究［10］，采用

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之比衡量。

2. 2.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农户数字素养是一个综合性系

统概念，包括潜层和显层 2 个维度。潜层中，侧重于

个体内在的稳定心理素质，如属性动机、态度及价

值观等；显层中，强调农户在不同场景下高效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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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息、提升数字技能以及创造数字价值的能

力。因此，数字素养的定义为，在各种数字情境下

运用数字技术指导农业生产所需的综合能力的集

合［28-29］。关于农户数字素养的评价，多数研究以农

户的通用性能力为核心，将数字素养划分为数字化

通用素养、社交素养、创意素养和安全素养，并拓展

为数字设备、信息和数据处理素养、问题解决素养

等［30-32］。进一步地，也有研究结合电商、金融等场景

延伸，认为农户数字素养包括媒介操作素养、信息

意识素养、信息获取素养、电商技术素养、电商认知

素养［33］，以及数字金融素养［34］。然而，已有研究的

评价维度划分较为主观，缺乏理论支撑，对其内涵

的解释力不足。对此，基于情境认知理论，从“情境

—认知—能力”3 个维度，构建农户数字素养指标体

系见表 1。采用各题项得分加总后计算均值的方

式，测度数字素养。

数字技术情境是指数字技术应用与实践的场

景，采用数字基础设施进行衡量。技术情境观认

为，数字技术情境为农户进行数字化学习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发生基础和实践环境，数字技术普及的本

质就是对数字技术情境的感知与适应。

数字价值认知是指农户对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场

景所带来的价值和效益的认知和理解，采用数字利用

偏好进行衡量。这种认知不仅包括对数字技术本身

的认识，还包括对数字技术如何应用于农业生产、提

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经济收益等方面的

理解和评价，是影响农户数字素养的重要内驱力。

数字化能力是指农户基于技术场景的数字实

践能力，采用数字设备操作、数字信息获取、数字技

术应用进行衡量。在复杂的数字技术情境下，数字

化能力越高，意味着农户利用数字资源解决实际问

题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越强［28］。

2. 2. 3　中介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3］，选取市场参与、金融支持为农

表 1　农户数字素养指标体系

Table 1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index system

一级指标

Level 1 index

数字技术情境

Digital technology 
context

数字价值认知

Digital value cognition

数字化能力

Digital capability

二级指标

Level 2 index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利用偏好

数字设备操作

数字信息获取

数字技术应用

具体测量题项

Specific measurement item

是否具有家庭上网设备

是否具有 3 部以上手机

家里网络条件是否良好

是否有意愿在网上销售农产品

购买种苗、化肥、饲料等农资产品首选的支付

方式是否是数字支付

准备购买或近期购买过车辆，首选支付方式是

否是数字支付

需要借钱时是否优先考虑数字借贷

是否使用 4G/5G 手机

使用 4G/5G 手机功能是否不存在困难

平均每天使用 4G/5G 手机时长是否超过 8 h
对于重点关注的信息，获取是否具有及时性

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进行新闻浏览等获取

资讯功能

能否通过手机或网络随时获取日常需求信息

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进行微博、微信等社交活动

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进行产品交易等商务活动

是否使用智能手机的视频、音乐等娱乐功能

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参加学习教育等活动

赋值

Assignment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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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字素养影响种植结构的中介变量。

2. 2. 4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14］，加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

生产经营特征和村庄特征等可能影响种植结构的

变量。

变量赋值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 2。

2. 3　模型选择

2. 3. 1　基准回归模型

本研究构建的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的基

准回归模型如下：

PS i = α0 + α1 DL i + α2Xi + ηp + εi ( 1 )
式中：PS i为种植结构；DL i为农户数字素养；Xi为户

主层面、家庭层面、生产经营层面、村庄层面的控制

变量；ηp为省级层面的地区固定效应；α0、α1、α2 为待

表 2　变量赋值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特征

Table 2　Explanation of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变量类别

Variable type

核心解释变量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中介变量

Mediator variable

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农户数字素养

种植结构

市场参与

金融支持

同县数字素养平均水平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生产经营

特征

村庄特征

性别

受教育水平

婚姻情况

就业情况

村内任职

家庭规模

家庭经济状况

灌溉时长

土地肥力

种植规模

农业保险

种植业收入

村庄交通条件

村庄经济水平

村庄雇工市场情况

村庄地形

赋值说明

Assignment instruction

农户数字素养得分平均值

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

种面积之比

是否有产品通过网络交易？

是=1，否=0
是否为信用户或获得银行贷款？

是=1，否=0

同县数字素养平均水平

男=1；女=0
初中及以下=1；高中/中专、

职高=2；大专及以上=3
是否有配偶？是=1，否=0
是否为全职农业？是=1，否=0
普通村民=1；村委委员、

支部委员=2；村支书、村主任=3
家庭常住人口，人

与同村村民相比，收入水平变化：

减少较多=1；有所减少=2；差不多=3；
有所增加=4；增加较多=5
平均每 hm2 灌溉时长，h
沙土=1；黏土=2；黄土=3；黑土=4
家庭种植总面积，hm2，取对数

是否参加农业保险？是=1，否=0
种植业收入，元，取对数

村委会到县政府的距离，km，取对数

是否为贫困村？是=1，否=0
日均雇工成本，元，取对数

平原=1；丘陵=2；山区或半山区=3

均值

Mean

0. 440

0. 249

0. 071

0. 490

0. 441

0. 952

1. 158

0. 943
0. 588

1. 114

4. 393

2. 911

3. 663
2. 727
2. 435
0. 454
7. 355
2. 940
0. 324
4. 590
1. 876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0. 167

0. 366

0. 258

0. 500

0. 060

0. 214

0. 416

0. 231
0. 492

0. 396

1. 375

0. 677

25. 202
1. 020
1. 526
0. 498
3. 680
0. 791
0. 468
0. 334
0.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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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参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2. 3. 2　中介效应模型

借鉴温忠麟等［35］的研究，构建农户数字素养影

响种植结构的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Mi = β0 + β1 DL i + β2 X i + ηp + θi ( 2 )
PS i = c0 + c1 DL i + c2 M i + c3 X i + ηp + μi ( 3 )

式中：Mi为中介变量，即市场参与、金融支持；β0、β1、

β2、c0、c1、c2 为待估计参数；θi、μi为随机误差项。

3　实证结果分析

3. 1　基准回归

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影响的基准回归结

果见表 3。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产生了显著的

正向影响，表明伴随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将会扩

大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比，促进种植结构“非粮

化”，由此验证假说 1。

表 3　农户数字素养影响种植结构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planting structure

农户数字素养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性别

Male

受教育水平

Education level

婚姻情况

Marital status

就业情况

Employment situation

村内任职

Village posts

家庭规模

Family size

家庭经济状况

Family economic status

灌溉投入

Irrigation input

土地肥力

Soil fertility

种植规模

Planting scale

农业保险

Agricultural insurance

种植业收入

Income from plantation 
industry

村庄交通条件

Village traffic conditions

村庄经济水平

Village economic

0. 154 6***

（2. 63）
0. 171 4***

（2. 84）

0. 049 0
（1. 06）

0. 007 8
（0. 32）

−0. 071 2*

（−1. 66）

0. 007 0
（0. 34）

−0. 027 8
（−1. 10）

0. 160 0***

（2. 62）

0. 046 8
（1. 01）

0. 006 2
（0. 26）

−0. 046 3
（−1. 06）

0. 008 8
（0. 44）

−0. 035 3
（−1. 39）

−0. 024 7***

（−3. 32）

0. 026 8*

（1. 82）

0. 215 4***

（3. 64）

0. 046 1
（1. 04）

0. 006 5
（0. 28）

−0. 054 5
（−1. 30）

0. 010 9
（0. 56）

−0. 038 5
（−1. 57）

−0. 021 9***

（−3. 05）

0. 031 6**

（2. 18）

−0. 000 0*

（−1. 87）

−0. 034 9***

（−3. 64）

−0. 0228 9***

（−2. 71）

−0. 114 6***

（−5. 44）

0. 018 5***

（6. 55）

0. 200 3***

（3. 36）

0. 043 5
（0. 98）

0. 010 4
（0. 45）

−0. 048 4
（−1. 15）

0. 013 8
（0. 71）

−0. 040 1
（−1. 64）

−0. 021 0***

（−2. 93）

0. 028 1*

（1. 94）

−0. 000 0*

（−1. 92）

−0. 033 8***

（−3. 52）

−0. 021 5**

（−2. 50）

−0. 105 8***

（−4. 94）

0. 018 8***

（6. 60）

−0. 002 3
（−0. 17）

0. 017 4
（0. 78）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模型 1

Model 1
模型 2

Model 2
模型 3

Model 3
模型 4

Model 4
模型 5

Mode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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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雇工市场情况

Village employment 
market situation

村庄地形

Village topography

常数项

Constant terms

省份固定效应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观测值

Observations

R2

0. 535 1***

（10. 57）

控制

1 163

0. 187 2

0. 563 2***

（6. 69）

控制

1 163

0. 186 9

0. 612 7***

（6. 50）

控制

1 163

0. 195 7

0. 527 5***

（5. 38）

控制

1 163

0. 255 5

0. 083 8**

（2. 56）

0. 010 5
（0. 73）

0. 098 7
（0. 53）

控制

1 163

0. 259 7

表 3（续）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模型 1

Model 1
模型 2

Model 2
模型 3

Model 3
模型 4

Model 4
模型 5

Model 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下表同。

模型 1，无控制变量；模型 2—模型 5，依次加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村庄特征控制变量。

Note： *，** and *** represent significant statistics at the levels of 10%，5% and 1%，respectively，and the t-value is in parentheses，the same as 
the following Table.

Model 1 has no control variables，while Models 2⁃5 add control variables for household head characteristics，family characteristic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and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in sequence.

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其能够更便捷地获取

市场信息，包括各类农作物的价格、需求趋势等，突

出了种植经济作物的比较优势。数字素养高的农

户能够熟练利用数字设备和工具，解决种植经济作

物面临的困难，从而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更高，

导致种植结构“非粮化”。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规模、灌溉时

长、土地肥力、种植规模、农业保险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负，家庭经济状况、种植业收入、村庄雇工市场情

况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此外，户主的性别、受教

育水平、婚姻情况、就业情况、村内任职，以及村庄

交通条件、村庄经济水平、村庄地形对种植结构的

影响并不显著。

3. 2　稳健性检验

3. 2. 1　更换模型

更换为 Logistic 模型进行回归。对种植结构进

行 分 档 赋 值 ，变 量 值 ≤0. 2 赋 值 为 1，0. 2< 变 量

值 ≤0. 4 赋 值 为 2，0. 4< 变 量 值 ≤0. 6 赋 值 为 3，
0. 6<变量值≤0. 8 赋值为 4，变量值>0. 8 赋值为

5。更换模型后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证明了估

计结果的稳健性，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的稳健

性检验结果见表 4。

3. 2.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种植决策，若农户选择种

植非粮食作物，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表 4），
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2. 3　核心解释变量缩尾

为排除异常值干扰，对农户数字素养进行双边缩

尾 1% 后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且数值

未发生明显变化（表 4），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3. 2. 4　内生性检验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有：1）存在部分无法观

测的变量能够影响种植结构，但由于数据有限并未

将其纳入模型中；2）样本存在自选择偏差，控制变

量对种植结构和农户数字素养均有影响。为缓解

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模型估计。

参考已有研究［36］，选取同县数字素养平均水平

为工具变量。由于县域数字素养平均水平对农户

数字素养具有溢出效应，但并不会直接影响种植结

构，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第一阶

段回归的 F值大于 10，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二

阶段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 4），表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主效应仍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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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异质性分析

3. 3. 1　代际异质性分析

将 年 龄 ≤50 岁 的 农 户 划 分 为 新 生 代 农 户 ，

年龄>50 岁的农户划分为老一代农户［37］，研究农户

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影响的代际异质性 ，结果

（表 5）表明，农户数字素养对于种植结构的影响在

新生代农户中不显著，仅在老一代农户中显著为

正。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户普遍具有非农就业经历

或兼业经营特征，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益中的占比

下降，种植决策更易受市场价格、劳动力机会成本

等因素影响，而非单纯依赖数字信息［38］。

3. 3. 2　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

将家庭人均收入<样本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

的农户划分为低收入水平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样

本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农户划分为高收入水平

农户，研究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影响的收入水

平异质性，结果（表 5）表明，农户数字素养对于种植

结构的影响在低收入水平农户中不显著，仅在高收

入水平农户中显著为正。原因在于，低收入水平农

户的农业生产通常以保障基本口粮和短期收入为

首要目标，种植结构以稳产、易管理的粮食作物为

主，对经济作物等高附加值作物种植的转型动力不

足。低收入水平农户即使具备较高数字素养，也可

能因缺乏资金和技术储备，难以将数字信息转化为

实际生产决策。

3. 4　作用机制分析

3. 4. 1　市场参与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户数字素养对市场参与的影响显著为正，在

引入市场参与后，农户数字素养、市场参与对种植

结构均有正向显著影响（表 6）。由此可知，市场参

与在农户数字素养影响种植结构的过程中发挥部

分中介作用。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其能够有效

利用数字设备获取、分析和处理市场信息，从而全

面、便捷地了解市场动态，更为准确地评估农作物

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验证假说 2。
3. 4. 2　金融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户数字素养对金融支持的影响显著为正，在

引入金融支持后，农户数字素养、金融支持对种植

表 4　农户数字素养影响种植结构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planting structure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农户数字素养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同县数字素养平均水平

Average level of digital 
literacy in the same county

常数项

Constant term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F值

F value of weak 
instrumental variable test

省份固定效应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观测值

Observations

R2

更换为

Logistic 模型

Replace with 
Logistic model

1. 404 7***

（3. 28）

—

控制

控制

1 163

0. 153 1

被解释变量替换

为种植决策

Explained variable 
replacement with 
planting decision

1. 490 6***

（3. 33）

−2. 253 6*

（−1. 68）

控制

控制

1 163

0. 241 2

核心解释

变量缩尾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tailing

0. 196 9***

（3. 28）

0. 158 0
（0. 86）

控制

控制

1 163

0. 259 3

内生性检验

Endogenous test

农户数字素养

Digital literacy

0. 880 4 ***

（10. 66）

−0. 251 2***

（−3. 27）

控制

113. 542>10

控制

1 163

0. 186 4

种植结构

Planting structure

1. 191 6***

（5. 62）

−0. 186 5
（−1. 00）

控制

控制

1 163

0. 0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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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农户数字素养影响种植结构的作用机制分析结果

Table 6　Mechanism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planting structure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农户数字素养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市场参与

Market participation

金融支持

Financial support

常数项

Constant term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省份固定效应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观测值

Observations
R2

市场参与的中介效应

Mediating effect of market participation

市场参与

Market participation

6. 902 2***

（6. 39）

−7. 405 5***

（−2. 82）

控制

控制

1 163

0. 174 1

种植结构

Planting structure

0. 167 4***

（2. 77）

0. 105 1***

（2. 81）

0. 164 1
（0. 90）

控制

控制

1 163

0. 264 1

金融支持的中介效应

Mediating effect of financial support

金融支持

Financial support

3. 093 3***

（6. 74）

−7. 383 3***

（−5. 46）

控制

控制

1 163

0. 177 7

种植结构

Planting structure

0. 179 5***

（2. 95）

0. 035 2*

（1. 68）

0. 190 8
（1. 04）

控制

控制

1 163

0. 260 8

表 5　农户数字素养影响种植结构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planting structure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农户数字素养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常数项

Constant term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省份固定效应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观测值

Observations

R2

代际异质性

Intergenerational heterogeneity

新生代农户①

Younger generation 
farmers

0. 188 1
（1. 61）

−0. 125 9
（−0. 40）

控制

控制

470

0. 235 3

老一代农户②

Older generation
farmers

0. 172 5**

（2. 35）

0. 258 5
（1. 13）

控制

控制

693

0. 303 5

收入水平异质性

Income level heterogeneity

低收入水平农户③

Low income farmers

0. 092 2
（1. 11）

0. 023 6
（0. 09）

控制

控制

578

0. 218 8

高收入水平农户④

High income farmers

0. 342 4***

（3. 78）

0. 268 9
（0. 99）

控制

控制

585

0. 296 8

注：①年龄≤50 岁的农户；②年龄>50 岁的农户。③家庭人均收入<样本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农户；④家庭人均收入≥样本家庭人均收

入中位数的农户。

Note： ① Farmers aged≤50；② Farmers aged>50. ③ Households with per capita income<the median per capita income of sample 
households；④ Households with per capita income≥the median per capita income of sample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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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 6）。由此可知，金

融支持在农户数字素养影响种植结构的过程中发

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素养高的农户能够借助数

字平台更为便捷地获取金融信息，包括贷款政策、

利率优惠、申请流程等，增强了农户金融产品及服

务的可得性，验证假说 3。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采用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CRRS）数据，探究了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正向显著扩大了经济

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导致种植结构“非粮化”程度加

剧，且经过更换模型、替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

量缩尾、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

2）农户数字素养对种植结构的影响存在代际

异质性和收入水平异质性，对老一代、高收入水平

农户的影响更显著；

3）市场参与、金融支持在数字素养抑制种植结

构“趋粮化”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此，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建立粮食安全导向的数字素养提升机制。

加强对粮食种植相关数字技术的研发与推广，降低

粮食种植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实现粮食生产

与“非粮化”种植的平衡发展。

2）分层分类推进农户数字素养提升。对于老

一代农户，注重通过案例教学、实地示范等方式，使

其直观感受到数字技术对粮食增产、节本增效等的

作用。对于高收入水平农户，加强对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粮食市场前景的宣传教育，引导其合理安排

种植结构。

3）优化市场参与和金融支持的数字赋能机制。

支持建立粮食生产与加工、销售企业的数字对接平

台，促进订单农业发展，提高粮食种植的预期收益，

增强农户种植粮食的信心。在金融支持方面，开发

针对粮食种植的数字金融产品，为农户提供便捷、

低息的贷款支持，解决粮食种植的资金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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